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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江在藏区写生

一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的画家， 30多年来进藏写

生 30 余 次 ， 可 是 他 仍 然

说，去得不够，画得也还不

够，“高原这口井，永远打

不够。”他就是吴长江，专

攻西藏主题的著名画家，也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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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江

他在亚洲指

挥中获国际大赛头奖最

多，他是德国汉诺威国家歌剧院

成立 300 多年来唯一非德裔的音乐总监，

他就是著名指挥家、台湾爱乐乐团音乐总监、

有着宝岛指挥“第一人”之称的吕绍嘉。最

近，他首次执棒中国爱乐乐团，为北京的乐迷

们带来了颇为震撼的“马勒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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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绍嘉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演奏马
勒的《第九交响曲》。 罗 维摄

台湾爱乐乐团台湾爱乐乐团

文化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便是文学交流。读一本这个
国家的诗人或者作家的文学作
品，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国家、
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
文学互译非常重要，因此一定
要推动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家莫言谈文化交流。

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就是他的精神
文明孕育史，文学是所有艺术形式发展的
母体，必须提供正能量，不能以低俗的不
负责任的作品迎合低级趣味。

——作家徐贵祥认为。

读书使人安定。拿手机阅读和拿一
本书看，同样的一小时，阅读的状态和
阅读的时光是不同的。读书会影响人的
心性，有长期阅读习惯的人就是不一
样。读书可以带给你片刻时光的静好，
也会成为基因，会传给下一代。

——作家梁晓声谈阅读。

收视率重不
重 要 ？ 当 然 重
要。但唯收视率
容易让影视剧为
了吸引眼球而不
顾其他，忽视思
想内涵和美学品
质，丢弃价值引
领和责任担当。

——导演尤
小刚谈收视率。

现 在 韩 剧 的 商 业
化、反映题材的角度都
值得我们借鉴。虽然中
国的电视剧发展越来越
快、越来越好，但是反
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往
往不够宽阔，不够深
刻，不够有生活的质
感。

——编剧高满堂谈
韩剧。

中国古典文化是一种内
心的流淌，是从人心底流露
出的亲切与关怀，是将老北
京四合院、故宫、音乐、舞
蹈、饮食起居等一系列中国
文化符号慢慢融化，又重新
凝固在一起，内化成的一股
力量，一种情怀。

——作曲家赵季平谈古
典文化。

非常好声音

（张 彬辑）

2013年5月
7日 《拉玛加与
他的伙伴》（水
性 颜 料 、 纸）
187 × 112.8cm

（青海泽库大雪
时）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似乎在
冥冥之中我与青藏高原有一个前世之
约。我与藏民们的心灵是那样的近，
好像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3 月初
的北京，乍暖还寒，坐在午后温暖的
阳光中，已届耳顺之年的吴长江说，

“西藏我还要去，我好像把魂丢在那
儿了。”

情系高原30载

吴长江是 1978 年“文革”后考
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届学生。1980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读大二的
吴长江第一次去藏区写生，就被雄浑
壮阔的高原所吸引，不可遏制地产生
了对西藏的向往。

那年4月，吴长江和中央美术学
院版画系同学一起到甘肃甘南藏族自
治州写生，并途经若尔盖、红原等
地，从此，在青藏高原这间幕天席地
的“大画室”，他画了大量速写、素
描和水彩画，根据素描写生稿创作了

“青藏高原系列”版画。
早期进藏的感觉让他记忆犹新。

“刚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手忙脚乱，
忙不过来，因为我看着藏民们的袍
子、人物造型都非常好，就是很难抓
住重点，总想在画面上都留住，按照
课堂上的速写习惯，半天可能只对一
个部分精雕细琢，但是我们请藏民当
模特，人家最多只能为你停留半天，
天一黑就要离开了。而且藏民是游牧
民族，生性好动，姿势多数是一会儿
一变，所以不能用过去写生的办法。
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快速地先把重点轮廓画出来，再及其
余，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开始画时，也失败了很
多次，失去了很多好的题材。”

而今，多年去藏区的实地写生，吴长江练就了一种特别
的绘画能力，不仅画得速度极快，还能画大幅作品，其中有
些作品场面很大，如《辩经》所绘人物众多，气氛热烈。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同样专攻西藏主题画作的
李焕民说，“我佩服吴长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能现场
作画，越画越大、越画越精，以整开纸（188cm×128cm）大小
的肖像画当场‘采矿’、当场‘冶炼’、当场完成。这使我想起
当年董希文先生在西藏写生时的情景，令人感动。”

的确，一般画家在海拔4000米左右不生病就满足了，
顶多是拍拍照或画一些小幅速写，而吴长江却是直接操作
1 米到 2 米的画幅，一气呵成完成人物写生，需要超凡的
静心和高控制力，在高原的复杂气候下，非寻常画家所能
做到。

已成藏族文化迷

高原美，但也很艰苦，要经受高原缺氧、寒冷的
考验，经常遇到大雪压垮帐篷，

狂风吹跑画具……
吴长江说，这么

多 年 坚 持 画 藏 族 题
材，他早已由衷地被
藏民身上的淳朴善良
和坚毅果敢所吸引。

为了能体现原汁
原味的藏民，吴长江对
自己的模特形象都有
一定的要求。“我现在
选择的是朴实的，野味
十足的。你去了就会发现在县城的小伙子跟牧区中的人状
态不一样，牧区中来的带有一种质朴的野性。”吴长江会要
求模特尽可能来自牧区、且至今仍生活在牧区。因此，在吴
长江的画面中，没有夸张化、表演性的民族形象，而是原汁
原味，从藏民族的皮袍、长袖、大襟、长靴中，无不渗透着的
雄健与质朴之美。

吴长江早已成为一个标准的藏族文化迷、文化通，什
么地方要举行一个藏族文化展览，哪里又发现了藏区史
料，他都会搜罗来。汉文出版的与藏区有关的档案、文献
他都看过，国外出版的西藏近代画册，在印度、尼泊尔、
日本、巴黎、澳大利亚时，只要他看到都会带回来。在不
能进藏的日子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各地藏区的图书和
文史资料，为的是想让自己的画面更立体，让画里的人物
更深刻地体现藏族群众内在和外表的完美结合。

找到艺术的富矿

一个汉族画家，何以对藏区如此一往情深？为什么要
这么一趟又一趟地踏上高原呢？

吴长江说，画家倾注的感情不一样，体现到作品中也
不一样，也就是说，一幅作品是对着真人画的还是
对着照片画的一眼即可辨出。

“我为什么总是要去藏区，而且
还总是去条件最为艰苦的
牧区，就是因为
我

所期望的最原始的自然
状态，可以在那里见到，比
如位于青海南部的泽库县
位于风口，气候十分寒冷，恶
劣的天气反倒让牧民保持着高
原样貌，这也是我正期望的形
象。”

吴长江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去泽库往往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玉
树就更远了，我去过 7 次，早先的时候
如果坐火车去，前后需要花一周时间，包
括坐上几天的汽车。”当年，吴长江和牧民
挤在寒风彻骨的敞篷车斗里，牧民们下车
时皮袍下摆从他头上扫过的感觉，让他至今
难忘。正是有了这样深的体会与长期的观摩，
在吴长江的画作里，高原的质朴人性被刻画得
栩栩如生，拥有了一种感人的力量。

“在高原，人类许多原始美好的东西由于其独特的文化
和地域、人文等因素，得以完好保留。无疑，这种原始、质朴
的‘美’在‘现代人’脸上已不多见了。藏民族世代与大自然
和谐共存的良好生存状态留给世人许多可借鉴、应思考的
经验。他们感染了我。我以为我找到了艺术的一座富矿，也
会一直挖下去。”吴长江说。

吴长江简历：

吴长江，195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

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

在国内外举办个人展览20余次；出版个人画集20

余册；作品为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德国路

德维希博物馆、美国波特兰博物馆、西班牙马

德里自治大学、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博

物馆、挪威国际现代版画博物馆、比利时

弗朗斯·麦绥莱勒版画中心、比利时安

特卫普美术馆、英国牛津大学阿什

莫博物馆、德国海德堡选帝侯博

物馆、奥地利维也纳青年美

术馆等多家公共艺术机

构收藏。
在大众传播发达进步的今天，文学家们

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也就意味着把什
么样的历史交付给受众，交付给未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
谈文学守“史”有责。

赢得最具分量大奖

吕绍嘉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市，父
亲是一名热爱古典音乐的医生。童年
时他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学习音
乐，他选择了钢琴。但在进入大学之
后，吕绍嘉学习的却是心理学专业，
不过因为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大学期

间的吕绍嘉还是决定从事音乐工
作，开始在很多社团和合唱团担
任指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

识了台北交响乐团的团长兼指挥陈秋
盛。陈秋盛认为他是当指挥的材料。后
来吕绍嘉在台北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
挥，积累了很多指挥芭蕾舞剧和歌剧
的经验。

大学毕业之后，吕绍嘉先后前往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维也纳音乐学院
系统学习音乐和指挥。之后，他更是一
举赢得了法国贝桑松、意大利佩卓蒂
和荷兰康德拉辛三项最具分量的指挥
比赛的大奖，在欧洲开始了指挥生涯。
1995年，吕绍嘉开始在柏林歌剧院担
任首席驻团指挥。更多的演出邀约接
踵而至，包括悉尼歌剧院、英国国家歌
剧院、布鲁塞尔皇家歌剧院等。1998
年，吕绍嘉同时担任德国国家莱茵爱
乐乐团和科布伦兹市立歌剧院的音乐
总监。2009年，吕绍嘉接任台湾爱乐
乐团音乐总监。

擅长马勒的交响曲

作为吕绍嘉与中国爱乐乐团首次
合作，他与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

余隆两人在音乐季之前专
门商量了曲目，最后选定
了马勒的 《第九交响曲》
这部极其考验指挥和乐团
的大作品，为的就是要

“见真章儿”。
马勒的 《第九交响

曲》不但篇幅宏大，而且
细节十分繁琐。作品节奏
多变，音乐表情记号众
多，有时候甚至一小节需
要进行3次力度变化。吕
绍嘉以细腻精准的风格而
著称，马勒的交响曲是他
所擅长的领域，而繁琐的

《第九交响曲》 更是他的
“拿手好戏”。

“第一乐章开头的节
奏和力度就像是马勒的心
跳声，在写这部作品时他
的健康状况并不好。这个主题也是马
勒《大地之歌》末乐章的主题，探讨
生与死的过程。”吕绍嘉说，“通常在
演奏‘马勒第九’时，都是在慢之
前，先有渐慢，而我的处理是由快突
然变慢，这是我所理解的马勒想要表
达的‘突然情绪’，没有过门儿，十

分奇妙。”吕绍嘉对马勒推崇有加，
他认为马勒的作品就像一个万花筒，
而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年代却并不被理
解，直到100年后的今天，才会有人
这么挚爱马勒的音乐，就因为“马勒
的美学完全不同，他是离俗的”。吕
绍嘉坚定地表达着他的见解。

古典音乐东方诠释

“欧洲其实现在是在吃老本，已
经撑不起那么多古典乐团了，十几年
的时间他们都是勒紧裤带求生存。”吕
绍嘉在谈到欧洲古典乐市场时直白地
表示，“古典音乐是从西方来的，但它
是属于全人类的，其实到现在已经不

是欧洲乐团演奏什么曲目都比其他地
区的要好。我们以前总喜欢说‘正统的
维也纳风’、‘正统的俄罗斯风’、‘正统
的法国风’，而现在，我觉得应当允许
各地技术足够好的乐团做它独属于自
己风格的诠释，比如说东方的诠释
——禅意、静思、内省的表达方式，即
使是最熟悉的贝多芬交响曲也有很独
到的味道。所以，现在应该是我们怀着
自信演奏给欧洲人听的时候了。”

事实上，吕绍嘉带着台湾爱乐乐
团到欧洲巡演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
曲目选择也非常多元，除了西方人非
常熟悉的贝多芬、莫扎特、西贝柳
斯，也有台湾本土作曲家的作品。如
今台湾的交响乐水准很高，不只在技
巧层面，在风格树立上也是如此。

“让欧洲人看到我们演他们的曲子可
以一样的好，而我们又有一家之言的
独特性。我想说的是，东方现在不要
一味再去模仿西方，我们应该有信心
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古典乐时代。”
吕绍嘉特别强调道。

在执棒欧洲和澳洲乐团时，曾有
当地的乐评关注吕绍嘉是否会气功。

“我们的指挥手法确实与西方不同，西
方的指挥更具有‘力之美’，而我们更
强调‘柔之力’，从气质到哲学的层面
都有很大不同。”吕绍嘉说。
（综合《中国艺术报》、中新社报道）


